
《史记》是一部史传名著，虽然它与志怪小说是两个不同

的艺术门类，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志怪小说是

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1]P40史传是中国小说的母体。仔细探讨

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的伟大价值，也

有助于我们认识志怪小说的基本特色。

一、《史记》的志怪成分及其产生原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

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综观

《史记》，我们不难发现，《史记》是以历史、现实为主，同时也

有志怪的成分。

《史记》是历史著作，为何会有志怪倾向？这种现象的产

生，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司马迁是一个富

有浪漫气质的文学家，所以在《史记》写作中，表现出"爱奇"

的倾向。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

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认为司马迁有“爱

奇”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也认为司马迁“爱奇反

经之尤”。正因为司马迁“爱奇”，所以在《史记》中，收集、记载

了一些神话、传说、异闻。司马迁之所以特别注重奇人奇事，

这也与他个人的不幸遭遇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因李陵之祸，

惨遭腐刑，这对富于进取、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司马迁来说，无

疑是最悲惨的命运。为了雪耻，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

他把撰写《史记》这一历史使命看得比自己的人格尊严还重

要。现实中建功立业的愿望破灭了，司马迁就把自己的理想

追求寄托在这些奇人身上，这些奇人就是自己理想的化身。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宗旨，使他用文学手法写人写

事。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申述自己

创作《史记》的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

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借重于《史记》的文采

流传万世，从而洗清耻辱。季镇淮先生在《司马迁》中评论道：

“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和识别人物，

从而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件，适当地安排、剪裁，并加

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是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

创造性的、典型化的过程。”季先生的话，说明了《史记》写

人叙事，注重文学色彩。《史记》中的怪异成分也给历史记述

增添了光彩。

从客观方面看，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代。这是

一个充满浪漫、充满精神和活力的时代。表现在文坛上，既出

现了气象宏大，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的汉大赋，又出现了豪

迈雄放、气势磅礴的论说文。而《史记》中的志怪倾向、奇人奇

事就是这种浪漫精神的具体表现。《史记》的志怪倾向，继承

了先秦文学、史学的传统。我国的远古神话，丰富、瑰丽，记载

了许多天神、怪异的故事，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

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充满了奇幻而丰富的想象。屈原的《楚

辞》把浪漫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左

传》、《国语》、《战国策》，虽以记述历史为基础，但也有许多神

话、鬼怪等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

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都对神话传说充满了浓厚兴趣，

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把神话传说视为历史的趋向。《史记》的

志怪倾向，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史记》的志怪倾向，也体

现了时代的局限性。在殷商时代，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

地位。西周末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到了汉

代，虽以人为主体，但人们仍相信天命鬼神。《史记》中的志怪

成分，说明了作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必然受当时

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

志怪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神话是原始宗

教的产物，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古代神话包罗

万象，大到宇宙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祖先的创世，小到

草木禽兽的来历、劳动工具的创造等，都成为神话涵盖的内

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希腊神话不

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因为希腊神话的精

神与文体对后代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的志

怪小说在精神上接受了神话的浪漫主义，但在文体上却没有

直接的传承关系，因为我们说的神话，只是指神话的内容，它

的文体形式已无法考知。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真实记

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但也不乏怪异色彩。清人冯镇峦在《读

聊斋杂说》中评论道：“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

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但是《左传》毕竟不是小说，不是

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因为从体例看，《左传》属于编年体史

书，它以时间为纲，历史人物的活动受时间的严格限制，它所

记载的神话传说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左传》在志怪小说

成长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史传文学的代

表，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史记》，吸收了《左传》的养料。

论《史记》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沾溉
马雅琴

（渭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陕西 渭南 714000 ）

[摘 要]《史记》以历史、现实传说内容为主，同时有志怪成分。它保留、改造了一些神话传说，记载了来自民间的

神异传闻。《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从汉魏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志怪小说家多以史学家司马迁

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作。志怪小说在思想观点和叙事方法上继承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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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是志怪小说产生的母体。司马迁的《史记》，代表

了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先秦文化之集大成者。司马迁

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

结合，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神话

到史传再到志怪小说，《史记》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它

不但是中国史传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中国叙事文学历史上的

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是我国最早

的小说形式。从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

志怪小说家仍未完全摆脱《史记》叙事文的影响，仍视小说为

史家之附庸，多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

作，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自觉地去进行创作。有名

的 《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

《神仙传》、《甄异传》等作品的篇名，与《史记》相仿，都有

“记”、“传”二字。《搜神后记·丁令威》云：“丁令威，本辽东人，

学道于灵虚山。”接着叙述了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乡的事

迹。其它如《搜神记》、《列异传》、《神仙传》等作品叙事的基本

格局，与《史记》人物传记一脉相承。程千帆先生在《先秦文学

源流论略》一文中云：“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

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

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杂传，是指史传以外

的所有记传。实际上，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亦属于杂传作品，

它们均受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影响而产生。明人吴

纳《文体辨体序说》云：“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

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

第相祖袭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

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

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也说明了从艺术渊源上分

析，杂传无疑是受到了《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影响。明代笑花

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认为：“小说，正史之余也。”禄天馆主

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所以传统目录

学家始终把小说看成是史传的附庸。《隋书·经籍志》和《旧唐

书·经籍志》中，把一部分志怪小说也归于史部。而唐前的史

传文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在《史记》体例影

响下产生的史传文学，它们对神话、传说、异闻的记载，无论

从广度、深度，还是系统性、生动性方面，都不能与《史记》比拟。

所以我们说，《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是它产生的土壤。

志怪小说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魏晋南北朝

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佛、道盛行，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

怪、隐士、异人的故事，经文士们的采撷、编写，就形成了杂谈

怪异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萌芽于远古神话，在历史的征途

上，它蹒跚而行，久久不能脱颖而出。《史记》哺育了志怪小

说，而且在志怪小说成长的征途中，不断供给其丰富的营养，

使它健壮成长。

三、志怪小说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宣扬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小说，现存

有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托

名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张华的《博物志》，祖冲之的《述异

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葛洪的《神仙传》，刘

义庆的《幽明录》，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戴

祚的《甄异传》等。其中，干宝的《搜神记》代表着这个时期志

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史记》孕育了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继承

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一）《史记》在思想观点上启迪了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鞭挞统治阶级的残暴、揭露贪官

酷吏罪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不虚美、不隐

恶"的态度，敢于揭露历史上许多暴君如桀、纣、周厉王、秦始

皇等的暴政暴行，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及

在位帝王汉武帝。这种仗气直书，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在封

建时代的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志怪小说的作家们用自己

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搜神记·韩凭夫妇》暴露了

统治者荒淫凶残的本质。《搜神记·干将莫邪》，抨击了统治者

的暴虐凶残。《述异记·封邵》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质。《冤魂

志·弘氏》披露了官吏枉杀无辜的罪行。志怪小说歌颂了反抗

暴政的英雄人物。《干将莫邪》中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言

必信，行必果，牺牲自己反抗强暴的侠客，不正是《史记·刺客

列传》中荆轲、专诸、曹沫、聂政、豫让侠义行为的再现吗？在

《史记》中，司马迁对凡是在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等各个方

面有过贡献的人，以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都为之立传，并充

分肯定他们。志怪小说也从各个方面对劳动人民善良、勤劳、

勇敢、聪明的品质进行歌颂。《搜神记·李寄斩蛇》塑造了一个

智勇双全、气概非凡的少年女英雄李寄的形象。《列异传·宋

定伯卖鬼》反映了劳动人民不怕鬼怪，勇于铲除妖魔的大无畏精

神。《搜神后记·白水素女》歌颂了勤劳善良的仙女白水素女。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爱奇的思想。首先，志怪小

说吸取《史记》的传奇色彩。《搜神后记》多谈神仙；旬氏的《灵

鬼志》重记鬼怪；《博物志》长于神仙、方术妖异的记述。志怪

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常有离魂、梦幻、死而复生、天女下嫁、人

鬼结合等离奇的情节，又有象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

等神奇的故事。其次，吸取了司马迁对奇人推崇与偏爱的思

想。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

英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物正是司马迁歌颂的奇人。志怪

小说的作者，不仅赞颂奇人，推崇奇人，而且猎奇为文。宋定

伯、干将莫邪、李寄等人物，无不充满传奇色彩。

（二）《史记》在叙事方法上影响了志怪小说

《史记》的纪传体结构，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的技

巧，以及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述方法，为志怪小说提供了基

本的叙事模式。

志怪小说在体裁上大都采用纪传体结构。《史记》首开纪

传体写人的结构。《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结构都可分为开

头、中间、结尾三部分。开头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职业

等，先给人留下总体印象。中间详尽记述人物的主要事迹。志

怪小说从篇名到整个艺术结构，都与《史记》相仿。所不同的

是，志怪小说决不对主人公的生平作纪年式的记叙，只选取

主人公一件完整的故事，它更关注的是故事的生动离奇。它

的创作原则是实录，常常通过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以达

到弘扬神道的宗旨。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

的技巧。司马迁为了突出"奇人"的精神风貌，在描写叙事时，

善于选取特异性的故事，特异性的场面。句践卧薪尝胆，韩信

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张良遇黄石公，荆轲刺秦王等

等。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方法。志怪小说是用故事

来宣传神道，在叙事时不仅讲究故事完整，还注重选择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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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节，特异的场面。如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等神

奇的情节。想象奇幻，内容新奇怪诞，人物奇特，真可谓出奇

无穷。《史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在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

物性格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所写人物所写事件进行合情合理

的艺术发挥，但它的艺术发挥，是以真实作为基础。而志怪小

说则不同，它的艺术发挥可以任意驰骋，天上人间，神仙鬼

怪，无所不能。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

述方法。在《史记》中，作者本人时而幕前，时而幕后，无处不

在，无所不评，不但知道任何人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干什

么，而且知道任何人物所处时代环境，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

并且善于使用感情倾向显露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感情。《项

羽本纪》中，作者不仅知道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也知

道他是一位随意杀人的屠夫，既目睹了鸿门宴惊心动魄的斗

争，又亲见垓下慷慨别姬的凄婉，字里行间，表达出作者对项

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人物的喜爱与同情。志怪小说不仅直接

继承了这种叙述方法，有的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上进行了富

有想象的创造。在志怪小说中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时空

自由翱翔，任何隐秘的角落，作者都能窥视到。《干将莫邪》、

《韩凭夫妇》、《郭璞》即是。志怪小说的作者，有时为了把幻境

写成煞有其事，使人尽信无疑，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便着力

描写当事人的亲见亲闻和亲历事件的主观感受，通过人物的

视野观察事物，而叙事者本人不能自由进入人物的内心世

界。这种叙事方法，是志怪小说对《史记》叙事方法的突破与

发展。

志怪小说吸取了《史记》插入诗歌谣谚表情达意方法。司

马迁在写人叙事时，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插入

了许多诗歌、歌谣、谚语，清新自然，使《史记》锦上添花，《项

羽本纪》中的"垓下歌"，唱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哀。《李将军列

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民谚，表现了对李将军的敬

仰。《荆轲列传》中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把慷慨悲壮的情绪推向高峰。志怪小说在记叙神仙怪异的故

事时，直接吸取了《史记》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虽然志怪小

说篇幅短小，但有些篇章笔触细腻，情节丰富，所插诗歌并非

皆是佳作，但却使志怪小说更富光彩。

[本文为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

目编号：06YKF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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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人” （在这里，我们将不

通过对 “命名的时间游戏”做是是非

非的赘述，而只将它作为一般的约定

俗成的概念予以接受）具体是指这样

一批作家：鲁羊、述平、何顿、韩

东、邱华栋、刁斗、东西、海南、徐

坤、刘继明、张炜、毕飞宇等等。他

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在90

年代尤其是94年之后活跃于文坛，并

在诸如 “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连

展” “跨世纪星群”等展览式的炒作

中忙碌地登场亮相。继编辑王干首先

送给他们一个 “新生代”的名号之

后，他们还被亲切地称为 “晚生代作

家”、 “文革后作家”。但不管是哲学

型的鲁羊、刘剑波、毕飞宇、东西，

还是私语型的陈染、林白、海南，抑

或写实型的何顿、张炜、朱文、韩

东、邱华栋、述平、徐坤，他们共同

的特点就是沉醉于边缘。所谓边缘，

正如陈思和先生在 《试论九十年代文

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中表述

的，现时代的作家除了选择在相对多

元的文化格局里履行自己的人文理想

和社会责任或者选择走民间道路外，

还有些作家会在拒绝时代共鸣以后，

自觉置身于社会边缘的立场，坚持以

个人的感情世界为视角，表达与社会

的尖锐对立。对于 “60年代人”，个

人叙事的张扬，社会叙事的终结，其

实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择，更多的，它

也是一个拯救与解构交互混杂的时

代、一个 “自言自语”的时代、一个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家个人主义的
文化价值观探析

田金长
（陕西教育学院,西安 710061）

[摘 要]二十世纪“60年代人”完全指向自身的精神索求无法使他们建立一种对世界的新的观念，成为精神上

的流浪汉。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层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

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

[关键词] 个人主义 ；六十年代作家；表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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